餅 乾 盒

《前言》
    有時，我們常在夜深人靜時想起許多近乎遺忘的往事，感覺有點酸又有點甜，甚至有時候只要思緒一上來，眼淚竟不自覺得的奪框而出，這時的您在想些什麼呢？又因為什麼事情讓你在這寂寞的夜裡獨自的流淚？我將一件件回憶、一幕幕難以忘懷的景象，小心翼翼的放在一個表面已經有點斑駁的餅乾盒裡，這裡頭放著一片片象徵不同懷念與各種回憶的母片，而每一片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…

    常聽有人在說：「人要懂得去珍惜，別等到真正失去後才在後悔莫及。」小時候的我似乎還不太懂它真正想要傳達的意境，也不太能領略所謂的“失去”又是怎樣的感覺？看來，老一輩說得一點兒也沒錯，人總是要遇過失敗挫折、跌倒過亦或失去過，才學會與懂得如何去珍惜身邊所有的人、事、物，比較幸運的也許還來得及彌補與挽回，但那些來不及補救、無法從頭再來過的也大有人在，人生在世總要遇過這麼一兩次，也因此難免有所遺憾。
    如果時光能再回朔，我想…我想再緊緊握住您的手，聽您講古早古早以前的故事，或許，這是個遙不可及的夢…當時的不懂事，使我沒有好好的把握，春去秋來，時光飛朔，到現在我還依然相信…您一直都在我們身邊，陪伴著我們度過每一天，那種感覺不曾消失過，即便您不在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但您所教導的、給予我們的種種並沒有因此而消失。我好想您…現在的我真的好想您…靜靜的關上餅乾盒，咦？這是什麼？唉！我又禁不起過往回憶的洗禮而流淚了，眼前開始變得好模糊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從前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《一》
    今天阿嬤突然心血來潮，在一大早天還沒亮時，就跑到我家說要住上個幾天，當時我們小孩子一聽到的心情頓時猶如從天堂掉到地獄般，因為阿嬤每次來我們過的就有如水深火熱一般，叮嚀不能亂吃零食、要多幫忙做家事、學校回來就要讀書寫字，甚至連早睡早起都搬出來了，可能平常就沒有這種習慣，所以感覺生活像是被拘束般變得很不自在，而阿嬤每次來的台詞總是一樣，不外乎都是那些：「你們要用功讀書，這樣以後才會出人頭地。」「怎麼還在看電視，功課寫完了沒？」「你看你們的表姐，她每次一放學吃完飯就趕緊上樓去讀書，你們怎麼還在玩？」「家裡都不整理整哩，媽媽那麼忙，你們要多分擔做家事啊！都漲這麼大了…」諸如此類的話，心裡時常在想，會讀書又有什麼了不起，不懂得玩就像個書呆子死讀書一樣；我們也有在做家事啊！只是您都沒有看到罷了，像這類的抱怨也因此在內心吶喊，有時甚至摀起耳朵來個不聽反倒安靜的舉動。
    阿嬤一來不是很早就叫我們起床做運動，就是叫我們寫功課和讀書，而老人家又總是愛念東念西，從前的教育和現在又有所差別，即便我們已做到最為完美的境界，但阿嬤總是可以挑出裡頭的小毛病和瑕疵。

    平常時阿嬤都是住在二舅舅家，食衣住行都是由二嬸嬸來打理，因為二嬸嬸是家庭主婦，而媽媽其它的兄弟姐妹都要上班，所以沒辦法用輪流照顧的，況且他們也顧及到阿嬤的感受，一個老人家被子女們用輪來輪去的方式，這種感覺會很不好受，又想到一個人才剛熟悉一處的環境後又要馬上換另一個新環境，重新習慣適應，等到熟悉後又要換地方了…這樣舟車勞頓以及種種考量因素，到最後大家決定讓阿嬤固定住在二舅舅家，然後由其他人再拿錢給二嬸嬸做補貼，如此便可兩全其美。
    「小被啊！還在睡哦？現在都幾點了？還不趕快起床整理，等等不是要上課？」阿嬤緊張的搖醒睡夢中的我。
    「咦？阿嬤您怎麼會來？現在幾點啊？」我揉一揉眼睛爬了起來，但眼睛實在睜不開。妹妹和姊姊也因為阿嬤的奪命連環呼喚聲而醒來，大家都睡眼惺忪並各個呈現呆滯的狀態。

    心裡正納悶著，「奇怪？今天媽媽還沒叫我們起床啊？阿嬤怎麼說上課要來不及了？」，這時阿嬤又用那高分貝的嗓音喊了一聲。

     「都快六點了，你們三個還不趕快起床整哩，等等上課來不及被糾察隊記怎麼辦？你們吼！都這樣沒元氣也沒活力，就是太晚睡了，就叫你們要早點睡，隔天早上就早點起床做點運動，這樣對身體會比較好，上課也不會遲到。」阿嬤怎麼一大早又再上保健與觀念課了，況且還沒六點，咦？什麼！還沒六點！我的天呀！阿嬤，你怎麼這麼早起啊？早起也就算了，還把大家都挖起來，平常時我實在沒有那麼早起的習慣，現在真的好睏…眼睛還是持續睜不開的狀態。
     「吼！阿嬤！都還沒六點的，幹麻那麼早叫我們起床啦！」妹妹一面說一面又倒頭回去睡。
     「阿嬤，我媽會叫我們啦！等她叫我們就會起床啦！再讓我們睡一下。」姊姊敵不過睡神的呼喚，也躺下準備再找周公去。
     「說到你們這三個吼！這麼大了還要人家叫，以後如果出外讀書看怎麼辦？我們以前都自動自發不用人家叫就起床，早上還要燒木材用熱開水給父母洗臉，父母出門工作，姊姊還要負責帶弟弟妹妹，甚至有的人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，在像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就已經出外工作去了，古早時做子女的不會做會讓父母擔心操煩的事情，但現在外面年輕人飆車族一大堆，他們都不知道父母每天在家提心吊膽，跟以前人比起來，差的太遠了…還有啊！在以前日本統治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很自律，那像現在的人，殺人放火還覺得天經地義的，唉！時代變了，現代人越來越不懂得飲水思源，只顧著享受，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，相反的，自己不想要的卻直推給他人，這是什麼道理…況且…」阿嬤用一口流利的台語反覆朗誦著以往的種種…
    阿嬤滔滔不決的說著以前時代與現在時代的不同之處，人與人相處、觀念上也大有改變，因為跨越多個時代，歷經許多戰爭與各種大大小小的事，多年的風風雨雨一路走來，看過的人事物與人生歷練有時甚至比我們吃過的米還要多，許多不可多得的經驗也必須當事者親身經歷過才能講的如此生動，我在半夢半醒間，聽著阿嬤說著過往的故事，不知不覺又睡著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《二》
    幾個月後…
    最近二舅舅家隔壁的鄰居要娶媳婦，二舅媽要我們跟著去請客，因為表姊說要去補習不能去，而二舅舅跟那位鄰居又是國小同學，聽舅媽說太少人去對主人家會很不好意思，況且人家預定五個位子給二舅舅，這樣空著那些位子很不體面，所以我跟姊姊當天就跟著二舅舅他們去吃大餐，其實我很喜歡親戚們辦喜事或者要大人們要約出去吃飯，這對小孩子來說是最快樂的事了，有很多平常時不常吃的，各式各樣的冰品、甜點，對我來說，無非是到了天堂一樣。
    當天，喜宴擺在二舅舅家門前那一整條巷子，一到二舅舅家時，整條巷子好多人，來來往往的好不熱鬧。

    這時突然聽到二舅媽喊著：「小被，你們兩個過去坐那邊，你們二舅已經坐在那了，舅媽要去跟主人家問個好，你們先過去，等等我就回去，要出菜了。」二舅媽一面往前走去又一面回頭叮囑我們。舅媽是個急性子的人，但人很熱心，可是有時因為熱心過了頭，讓人感覺會變得有點雞婆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想要參與也想要知道。

    有時也會聽到大人私下在講說：「她實在有夠雞婆的，這又沒她的事，什麼都要管到，就像個管雞婆一樣。」或許吧！大人的世界就是如此，或許有天我也會像這樣…

    二舅媽她有著一副大嗓門，因為阿嬤有重聽，我在猜想是不是因為這樣訓練出來的，有次要叫阿嬤下來吃飯時，我看舅媽不用對講機，而是直接往上喊，我還在懷疑阿嬤這樣怎麼可能聽的到啊？這時阿嬤已經緩緩的走下來了，可見二嬸的獅吼功是不能忽視的。
    這時我們走到了二舅媽剛指的那桌，然後跟姊姊異口同聲叫了聲：「二舅！」

    「哦！你們來囉！坐這坐這，快出菜了，來來來先啃瓜籽啦！」二舅舅笑瞇瞇的說。二舅舅這個人會人感覺很“真”，而且也很熱情，他會讓去他家的客人或朋友都感覺賓至如歸，而且每次去二舅舅他都會買小孩子愛吃的零食，所以我們大家都很喜歡二舅舅 。
    東張西望後，奇怪？怎麼沒有看到阿嬤下來吃？我問了二舅舅：「二舅，阿嬤呢？怎麼沒有看到她」
    「哦！她說想睡覺，你們舅媽剛才煮飯給她吃過了，吃完她就上樓去睡了。」二舅舅說完我才忽然驚覺，我有多久沒有好好的看看阿嬤了？有時候去二舅舅家的時候也都是在樓下，跟阿嬤也沒說上幾句話，我們長的越大時，卻沒發覺阿嬤也漸漸變老了，雖然身子依然健朗，但沒像以前那麼有活力和體力，大家都出外讀書，好久沒聽到阿嬤講那古早古早以前的故事了，想著想著，端菜的阿桑突然打斷我的思緒喊了聲：「來！上菜了。」這時的我一點胃口也沒有，心裡有著很莫名的感覺，我想要看看阿嬤…

    我跟二舅舅說了一聲，然後跟姊姊跑回去二舅舅家樓上要看阿嬤，就好像只要差那一秒就見不到一樣…
    到了樓上燈是暗的，我們放輕每個動作，深怕會吵醒阿嬤，進到房間裡，阿嬤背對我們捲曲著身子。

    「要叫醒她嗎？」我用近乎氣音跟姊說。
    姊搖了搖頭回我說：「可是阿嬤好像睡的很沉，這樣叫醒她等等會不會又睡不著了，難得睡的這麼熟，讓她多睡一回吧！」

    我繞過阿嬤的竹椅看阿嬤的臉，前幾天在浴室跌倒的擦傷還留在臉上，又想起之前和媽媽、大姨來二舅媽家時，我上來找阿嬤下去，阿嬤問我說有誰來，我回說：「我媽還有大姨啊！」阿嬤又說；「阿你二姨勒？要上班啊？」我點了點頭，但看的出來阿嬤很高興，一心想要看快換完衣服就下去，可能太緊張也可能視力沒有以前那麼好了，阿嬤把兩腳放入同一個褲管內，最後發現穿錯時還回頭笑笑的對我說：「我看啊！我是真的老了…怎麼連褲子都穿錯邊又穿不好了…」表情有點落寞；這時我趕緊安慰阿嬤說：「阿嬤不會啦！我也常常穿反啊！有一次還穿這樣去學校勒。」阿嬤被我逗的哈哈笑的直說：「是真的哦！」
    站在原地回想種種往事，再看看到阿嬤的臉，我看到了歲月也看到了不捨，一個老人家雖然有子女奉養，但是心裡的世界總是會覺得有些許的寂寞，子女們各自有自己的家庭，一生辛辛苦苦不就為了這樣，但等到任務與使命都完成時，這時又該何去何從？我替阿嬤感覺好辛酸也好難過，心好像揪在一塊一樣，不能呼吸…

    我回頭對姊說：「我們以後常來看阿嬤好嗎？每個禮拜都來…」即便再怎麼沒時間也要撥空，就只會了陪陪阿嬤、聽她講講話…
    姊似乎也懂我想要表達的意思，點點頭表示同意。我們就在那靜靜的看阿嬤十多分鐘，然後依依不捨的下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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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》

    在去二舅舅家請客的隔天，夜裡媽媽接到一通電話 …

    「喂？什麼！恩…恩…現在呢？看怎樣吧再說，我等等過去…」媽媽剛聽到電話時語氣有點激動，但最後沉默好久…我隱約聽到媽媽的啜泣聲，好像要挽回些什麼？切斷電話，媽媽緩緩的走上來。

    「你們阿嬤現在在加護病房，情況有點不樂觀，醫生問要不要用電擊急救，可是大家覺得一個老人家，身體無病無痛的，又活到這把年紀了，現在又要這樣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媽媽已哽咽到說不下去並一直流眼淚…

    「怎麼這麼突然？昨天不是還好好的？怎麼會這樣…」我又驚又慌，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    「晚上你們大舅說買了新床要給你們阿嬤，然後要把阿嬤從樓上背下來時，才走到二樓的轉角，阿嬤的手就放開了…」媽媽一面擦著眼淚一面說。

    「你們大舅大叫後面的人趕緊把阿嬤扶著，阿嬤一路一直吐血，背到樓下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，他們趕緊開車送到醫院去，本來在早一點時，醫院那邊的人有說救回來了，可是就在剛剛又說不行了…醫生剛問你們大舅說要不要用電擊的…大家都很猶豫，怕她的身子承受不了，所以決定就這樣…」說到激動處，媽媽整個更是淚如雨下…

    「媽，我想去…我想去醫院看阿嬤…」我流著眼淚對著媽說。妹妹和姊姊在一旁也都淚流不止，一直不敢相信這惡耗。
    阿嬤這時已經從醫院運回二舅家裡了，我們直接從家裡出發去二舅家。到二舅家時看到大姨、二姨、大舅、大舅媽、三舅媽都在那了。阿嬤和那天看到的一樣，就這樣靜靜的躺在那…就好像熟睡一樣，大家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不知所措，只能眼睜睜看著阿嬤越來越落的氣息，等大部分的人都到齊後，大舅就把阿嬤的管子拔開，醫院也正式宣布阿嬤死亡的時間…看到這場景，大家再也忍不住…眼淚直流、痛哭失聲…這時大姨、二姨還有媽嬤跪在阿嬤身旁，不斷地握住阿嬤的手…
    「媽！妳若有看到觀音菩薩就跟著祂走，不要隨便跟別人走…」
    「我阿鳳啊！媽！妳有看到嗎？大家都回來看妳了…妳有沒有很高興…」

    「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會這樣！！媽！妳有聽到我講話嗎？」

    這時二舅媽突然生氣的大聲說：「好了，妳們不要再哭了！這樣她會走不開…妳們希望這樣嗎？」

    我不清楚人死後還能聽得到聲音這傳言是不是真的？但大人們深信人剛死亡後還是可聽到聲音的，第一次看到大人們哭的這麼傷心，眼淚想要停止卻怎麼也無法停下來，一擦拭又隨即流了下來，真的好難過…第一次覺得“心”這麼痛…又是這麼的刻骨銘心！那一句句、一字字令人惋惜且斷腸的話讓每個人聽了更加鼻酸…但對於二舅媽當時的話我感覺有點生氣，即便不想讓阿嬤知道我們為了她哭斷腸，但眼淚豈能說停就停，人傷心時本來就會不自覺的流淚，更何況是如此親近的人，她這麼能說得這麼輕鬆，而且她竟然一滴眼淚也沒流?！讓我感到有點訝異，只因為她的那個理論…走不開？

    事後才知道二舅媽常對阿嬤兇，阿嬤雖然是順其自然辭世的，但心理層面的壓力並不是我們可想而知的，她每天被二舅媽罵，吃飯時太早下來就被唸說怕被餓死；太晚下來又被說是耍什麼脾氣，真難奉伺…但這些背後的心酸卻是我們到後來才知道，難怪阿嬤每次看我們去時會這麼開心，但想要對我們講些什麼話時二舅媽就會把她趕上去，有時又好像欲言又止一樣，大姨、二姨和媽媽每次都想要和二舅媽攤牌講清楚，但又顧慮阿嬤是住在二舅媽家，如果這樣做反倒害了阿嬤，有好幾次媽媽都會把阿嬤接來家裡住，但過沒多久二舅媽就會來接人回家…大家都很後悔看不出來阿嬤當時的處境，每天的日子有多麼難熬，媽媽到現在有時一想起來還是會怪自己很沒用，身為自女的卻不能為自己的媽媽做些什麼…只能無助的站在一旁…
    事過境遷，大家對於二舅媽的一切心知肚明就好，現在我們也變得比較少來往，可是有時想想，放下…未必不是件好事，反而不會有那麼大的仇怨，更不會讓自己每天處於懊悔當中，而這也是一項大智慧，只看每個人如何去看待它罷了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《四》

    您是在我高三時離開我們身邊，直到現在我還一直覺得你從未走遠，人的一生中會遇到許許多多的人，有可能是過客、也或許是朋友，因為有您，我的生命變得更加豐富與精彩，您走後的那幾個月，每天早上醒來我的枕頭總是會溼溼的(編者：不是流口水)，我想…應該又是想到您了吧！亦或者想到從前…眼角似乎還有點浸濕。不知不覺也過了好些年，現在的我也已經是大學生了，而現在的您…過得好嗎？
